
第 1章 

盛暑的烈日曬得人頭昏腦脹，朱照曦加快腳步走進「道陽建設」所在的大樓內。 

迎面吹來的冷氣拂散不少躁熱，她走進電梯，按下九樓的燈號，電梯徐徐往上爬

升。 

想起半個小時前發生的事，她忿忿的吐了一口氣。 

她不懂，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那麼厚顏無恥的人？好呀，要告就去告呀，他以為那

樣威脅她，她就會嚇得屁滾尿流嗎？ 

不，她一點都不會被嚇到，如果他不怕丟這個臉的話，自己更沒必要害怕，她一

毛錢都不會給的，他休想從她這拿到任何錢。 

眸光不經意的一瞥，電梯的鏡子映照出她糾結的眉心，她細看鏡中反射出的人

影，巴掌大的瓜子臉上一雙濃密的眉毛擰起，明亮的大眼裡還透著一絲餘怒未

消，眼神看起來有點凶凶的。 

帶著天生自然鬈的短髮有些凌亂，她伸手順了順，接著揉了揉微微泛疼的太陽穴。 

「不要再生那個人的氣，他不值得！朱照曦，你是個理智冷靜聰明的女人，犯不

著拿別人的錯來懲罰自己，那是笨蛋才會做的事。」她對著鏡於說。 

叮一聲，電梯到了九樓，門往兩旁滑開，她抿了抿唇，調整臉部的表情，嫣紅的

菱唇往兩旁勾起，漾開一抹笑容，充滿自信的踏出電梯。 

來到自己的座位，她為自己倒了冰涼的水解渴，甫灌完一杯，再從飲水機裡接滿

第二杯，就口準備要喝，就有人腳步匆忙的跑過來。 

「照曦、照曦，不好了。」 

「誰說的，我好得不得了。」 

「照曦，你別開玩笑了，事情真的不好了！」被一個小時前發生的事擾得沒心情

開玩笑的楊美育一臉慌張。 

「怎麼了？」深知她神經質的個性，一點小事就能令她驚惶失措、小題大做，所

以朱照曦不以為意的瞟她一眼，唇口就著杯沿，啜飲著冰涼的水。 

「柯秘書說要辭職，一個小時前離開了。」 

「咳咳咳，」聞言，她嗆了下，連忙問：「她為什麼不幹了？」 

「她……就在一個小時前，董事長要她拿一份報表進去，結果……」楊美育咬著

唇斜目瞬她。 

「結果怎樣？」朱照曦眉心微擰，心裡已經有底了，鐵定又是因為「那樣」。 

該死的，這已經是她成為道陽建設董事長特助兩年多以來，換過的第十六任秘書

了，那傢伙究竟要趕走多少秘書才甘心呀？ 

「結果柯秘書沒按照董事長的習慣，把週報表放在月報表前面，董事長要她重新

整理，柯秘書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居然回嘴說，不管哪一份報表放在前面，還不

都一樣？董事長於是就說……」那話有點不雅，讓她不太好意思說出口。 

「董事長說了什麼？」 

靦腆的抿了下唇，楊美育小聲的轉述，「董事長就說當然有差，就像你上廁所難

道會先擦屁股再上大號嗎？不會對吧，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先後順序，如果你連這



種小事都沒辦法做好的話，還是不要再留在這裡浪費我的時間了。」 

聽畢，朱照曦無力的抹了下臉，「那然後呢？」 

「柯秘書就哭了出來，回她的座位拿了包包，丟下一句她不幹了，便一路哭著出

去。」 

「那傢伙是嫌我的事還不夠多，非得趕跑秘書不可嗎？」一股怒氣湧上來，她擱

下水杯，走向董事長辦公室，門也不敲的旋開辦公室的門，瞥見裡頭端坐著的男

子，她炯亮的雙瞳裡燃起兩簇怒焰。 

「請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我才離開半天，你又逼走了一個秘書！」 

甘爾瑞從公文裡抬起頭，慢條斯理的打量著闖進他辦公室的女子，徐徐啟口，「朱

小姐，請問你這是在跟誰說話？」 

「請問辦公室裡除了你還有誰？」 

他揚了揚眉梢，語氣輕淡的說：「原來你是在跟我說話，我還以為你是在罵小孩

還是在責備部屬。」 

朱照曦一窒，知道他這是在提醒她注意兩人之間的身份，只好將怒氣硬生生的壓

縮成冰冷的嗓音。 

「你上次不是答應過我不會再換秘書了嗎？那現在是怎麼回事，好端端的你為什

麼又把人家柯秘書罵跑了？」 

甘爾瑞慢悠悠啟嗓，「首先，好端端的我不會罵人，第二，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罵

過柯秘書。」 

「你沒罵過她？」見他竟敢否認，她氣憤的伸出食指指住他鼻子，「好，那我問

你，你有沒有對她說過，難道你會先擦屁股再上大號這種話？」 

「這句話我有說過，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罵過她。」他記性很好，說過的話不會

不認。 

「那你有沒有跟她說，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乾脆滾蛋？」 

「沒有。」 

「沒有？！」她尾音往上揚。 

「我不知道話你是從哪聽來的，但那只是斷章取義，我並不是那樣說的。」他疊

起長腿，雙手在胸前交扣，悠哉的瞬著她。他很早就留意到，每當她情緒激動時，

兩耳總會紅通通的。 

「那你是怎樣說的？」 

「我用很和善的語氣告訴她，你已經來了快兩個月，其中有一個月又二十六天，

我交代你工作，你都做不好，我在想，或許你不太滿意這份工作，你要不要考慮

清楚，要繼續留下來浪費我們彼此的時間嗎？」 

「你這叫和善？」媽的，這根本是擺明叫人走路嘛！ 

「我確實是出自於善意才這麼說的。」修長的丹鳳眼瞟向她，他不慍不火的開口，

「朱小姐，她是你親自調教的秘書，你應該很清楚她記性不好，工作又不用心，

常愛在上班時間講私人電話，這些都無所謂，但我每次交代她的工作，她總是漏

洞百出，你覺得她真的能勝任這工作嗎？」 



「這……」朱照曦被他問得一窒。是，她承認柯秘書的能力確實不太行，只是虛

有其表的花瓶，但畢竟是人事部應徵進來的，她又能怎麼樣？她已經很盡力的在

教了。 

她只是一個特助，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公事，卻還要身兼調教他秘書的責任，很

累的好不好！尤其他這個人又很挑剔，事事要求完美，不論是財務報表、簽呈還

是企劃書，都必須依照他規定的樣式來擬撰，否則一定退回去要求改過。 

因此每次走一個秘書，她就得從頭一一教起，當她那麼閒啊？ 

「每一個秘書都被你嫌得一無是處，下次再有新的秘書進來，你親自教她，我再

也不管了。」 

黑幽幽的眸子投向她。 

「朱小姐，我可以原諒你的無禮，不過我希望你記住，不是每個上司都像我這麼

有容人的雅量。」 

容人的雅量？朱照曦朝天翻了翻白眼。她知道自己脾氣不太好，每次只要一火起

來，就會忘記她只是一個小小的特助，朝她的頂頭上司咆哮。 

但是容人雅量這句話怎麼樣也用不到他身上吧？她做他的特助兩年多，他就換了

十幾個秘書，這算哪門子容人的雅量啊？ 

迎上她怒瞠的眼，候了片刻，他提醒她，「你不知道對不起三個宇怎麼說嗎？」 

他是可以原諒她用惡劣的態度頂撞，但她若不先開口道歉，他要怎麼給她台階

下？ 

她咬牙瞪他，怎麼樣也不肯說出對不起三個字。 

是，她承認自己的態度確實不好，但那也是他有錯在先，因為一些芝麻小事趕跑

秘書，最後倒楣的還不是她？ 

在新秘書報到之前，其他部門的秘書沒有人願意過來支援，大家都懾於他挑剔的

個性，怕動輒得咎，所以這段時間她就得身兼特助和秘書之職，伺候他這位大董

事長。 

她不開口，他也沒說話，兩人的眼神僵持對峙著，等著對方先認錯。 

在他看來，他對她已經格外的縱容了，她不該再這麼不知好歹；但對她而言，則

覺得他根本是存心找她麻煩，因為必須要身兼兩職的人是她！ 

終於她開口了，但說出來的話卻是—— 

「我要求加薪。」 

「兩個月前我就幫你加過薪了，你又要求加薪，不覺得太無理了嗎？」兩年多來

她調過六次薪，她這個特助的薪水已經比不少經理還高了。 

她理直氣壯的開口，「我要求加薪是有正當理由的。柯秘書辭職了，秘書的工作

就必須由我暫代，新人進來還不是又要我幫你訓練，我工作量一下子增加這麼

多，董事長替我加薪難道不應該嗎？」 

他冷目瞬她，「你上次、上上次、上上上次都是用這理由要求我幫你調薪，我也

應你的要求調了，現在你又用相同的理由，不覺得既沒新意又沒道理嗎？」 

她怒聲反駁，「那你換了一任又一任秘書又怎麼說？難道只因為你是董事長就可



以這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嗎？你知不知道自己那些奇怪的習慣和規矩有多麻

煩？光是教會秘書記住那些要花我多少精神你知道嗎？每來一個我就要教一

遍，煩都煩死了。」 

黑眸一凜，「朱小姐，如果那些事情真的讓你這麼煩，那你就不要做，沒有人勉

強你一定要做！」他一直很欣賞她的才幹，所以才對她火爆的脾氣一再容忍，但

這次也放肆過頭了。 

那冷冽的語氣令她一窒，朱照曦咬了咬唇，很想率性的大聲跟他嗆說老娘早就不

想幹了，但是雙肩擔負的責任不容許她如此任性，她很需要這份工作，很需要這

份薪水。 

壓抑下不甘的情緒，她垂下臉，雙唇幽幽輕吐三個宇，「對不起。」低聲說完，

扭頭就離開他的辦公室。 

回到座位，她擰緊眉心強忍住心頭的委屈。 

「照曦，你還好吧？」楊美育走到她身邊，擔心的看著她。 

她輕點螓首淡應一聲，「嗯。美育，麻煩你通知人事部，請他們盡快再應徵一位

秘書進來。」 

「現在嗎？」 

「對。」想了想，她再開口，「你跟人事部說，這次應徵我要親自參與面試。」 

楊美育有些意外。「你要親自面試？」 

「免得他們又找來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人，你也知道我們大老闆有多難伺候，做他

的秘書，抗壓性和記性要比一般人還要強才可以。」 

「說的也是。」楊美育心疼的看著她，「柯秘書這一走，最近你又要辛苦一點了。」 

「那也沒辦法，誰教我們是領人家薪水捧人家飯碗的呢，他高興怎麼做也只能隨

便他了。」語氣裡的怨氣清晰可辨。 

楊美育若有所思的望著她說：「照曦，我覺得老大他……其實很容忍你耶，你看

柯秘書只是頂他一句話，他就叫她滾蛋，可是，你每次跟他大小聲的吵，他竟然

都沒有叫你走路……」 

朱照曦很有自知之明的說：「那還不是因為我好用又耐操耐磨，最重要的是，只

有我能把他那些奇怪的習慣記得一清二楚。」 

看她翻著白眼的無奈模樣，楊美育噗哧笑了出來。「我真的覺得他對你跟對別人

不太一樣就是了。我去打電話給人事部了。」 

「謝謝。」她可一點都感覺不出來他對她哪裡不同，剛才，他不是還提醒她要注

意兩人的身份嗎？他是高高在上的董事長，如果惹毛他，他要誰滾誰就得滾。 

 

走出電梯，朱照曦來到位於公司地下一樓的停車場，朝自己那輛銀灰色的二手轎

車走去，同時冷凝著語氣對著手機說道：「……你已經找好律師要告我了？好呀，

你儘管去告……要再給我考慮三天？哈，不必了，要告你就去告，還囉囉唆唆的

幹什麼。」 

傾聽著話筒裡傳來的聲音，朱照曦咬牙切齒的回道：「怕我以後難做人？你少在



那邊假惺惺了……是嗎，律師說你勝訴的機率超過九成？那很好呀，恭喜你，不

過我還是那句話，你休想我會給你一塊錢，有錢的話，我寧願把錢捐給乞丐也不

會給你。」 

語畢，她毫不留情的切斷通話，呼吸因為憤怒的情緒而略顯急促。 

可惡，她絕不會妥協的。 

打從她出生就不曾養過她一天的人，現在竟然有臉要告她棄養？她沒有見過比那

個男人更厚顏無恥的人了。 

他原是被朱家招贅的，在母親生下她不到半年，便捲走朱家全部的財產跟外遇的

女人跑了，遺留下一屁股債給母親承擔，現在人老病窮，被那女人拋棄了，竟然

還有臉回頭來要求她奉養他，要她每個月給他三萬塊的生活費！ 

他怎麼有臉說得出這樣的話？！什麼爸爸？她根本就沒有父親！她的父親早就

死了！ 

她絕對不會承認這樣的男人是她的爸爸，絕對不認！她沒有爸爸，只有媽媽。 

忿忿的伸手進包包想拿鑰匙，卻發現竟然翻找不到。掉了嗎？還是留在辦公室沒

帶下來？她正準備回頭去找，猛然聽到一道聲音傳來—— 

「這是你的嗎？」 

她抬頭望去，見到自己那串掛著 Hello Kitty玩偶的鑰匙，她忙不迭頷首，伸手想

拿回鑰匙。 

「是我的鑰匙，你在哪裡撿到的？」 

「辦公室的走道上。」甘爾瑞將鑰匙交給她。 

接過手，遲疑片刻，她終於開口。「謝謝。」 

為了柯秘書的事，她氣到一整個下午都不跟他說話，有公文要送給他批，也都是

找工讀妹妹送進去，沒想到竟被他撿到她的鑰匙，可…… 

「你怎麼知道這串鑰匙是我的？」她問。 

「九樓辦公室就剩我們兩人最晚走，這鑰匙不是我的，自然便是你的了，而且，

你似乎很喜歡 Hello Kitty。」他注意到她馬克杯上的圖案就是 Hello Kitty。 

她會弄到這麼晚走還不是拜他所賜，柯秘書一走，她就得多做一個人的工作，直

到剛才才忙完。 

「謝謝董事長，我先走了。」她走回座車，打開車門。 

「等一下，朱小姐。」甘爾瑞叫住她。 

「還有什麼事嗎？」因為疲倦，她的神色有絲不耐煩。 

黑瞳定定注視著她，「如果你需要法律方面的協助，可以找公司的法務人員幫忙。」 

朱照曦呆看他幾秒，不悅的瞇眸問：「你偷聽我講電話？」 

「我不是存心想聽的，你講電話講得那麼激動，除非我耳聾，否則很難不聽見。」

他們分乘兩部電梯先後下樓，他就走在她身後，不小心聽見那些話。 

朱照曦咬咬唇，垂眸瞪著手裡的鑰匙須臾，才拾首看向他，輕聲道：「謝謝。」

成為他的特助兩年多，她知道他一向公私分明，很意外他竟會主動開口提供幫助。 

「不客氣。」漫應一聲，甘爾瑞走向自己的座車，唇邊淡淡的揚起一抹笑。看樣



子她應該不會再為柯秘書的事生氣了吧？ 

看著他的背影，朱照曦忽然生起一股荒謬的想法。莫非他是刻意跟她示好，為

了……她一個下午不跟他說話的事？ 

她隨即感到好笑。他堂堂董事長幹麼要對一個小小的特助示好？她搖搖頭，坐進

車裡，手機鈴聲驀地響起，以為又是那個男人打來的，她蹙眉接起電話。 

「喂，你想告就儘管去告，不要再打來……噫，是方阿姨呀，對不起，我以為是……

什麼？她現在在哪裡？好，我立刻過去。」 

銀灰色的小車咻一聲迅速駛出地下停車場，甘爾瑞從後視鏡看見疾馳而去的車

子，眉心皺了下，喃道：「怎麼開得這麼猛？」 

第 2章 

「什麼？要截肢？！」 

醫生推了推眼鏡解釋，「傷口感染的情況非常嚴重，如果不馬上截肢，切除感染

了蜂窩性組織炎的患部，恐怕會並發嚴重的敗血症，危及她的生命。」 

「可是切除她的小腿，叫她以後怎麼走路？我媽她會受不了的！醫生，真的沒有

其他的辦法可以救她了嗎？」 

母親一向要強好勝，又愛面子，她一定受不了自己成為殘障者，罹患糖尿病這幾

年已經令她苦不堪言，現在又要切除小腿，她真怕母親知道了會活不下去。 

醫生耐心的說明，「朱小姐，如果還有其他更好的治療方式，我們也不會選擇切

除令堂的小腿，真的是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朱照曦激動的揪住他的手臂。「不，我媽她一定不會答應的！都是我不好，沒有

注意到她的傷口竟然感染得這麼嚴重，求求你醫生，無論如何一定要保住我媽的

腿，要不然她會活不下去的，求求你，要花多少錢都沒有關係，絕對不能截肢。」 

溫文的醫生痛苦的皺了下眉，用力抽回被她掐疼的手臂。 

「朱小姐，我希望你能瞭解，如果不馬上做切除手術，再拖下去，感染面積持續

擴大的話，恐怕就不只是切除小腿了。如果你擔心令堂術後行走的問題，等她的

傷口復元後，可以考慮安裝義肢，這樣一來仍然可以行動自如。」 

「我媽是那麼要強的人，她一定無法接受的，求求醫生再想想其他辦法好不好？」

朱照曦自責的哽咽了。都怪自己忙於工作，疏於照顧母親，才導致這麼嚴重的後

果。 

醫生一臉無奈，「無法接受也必須接受，難道你寧願看她因敗血症丟掉性命嗎？

這份手術同意書先給你，再考慮一下吧，截肢是最好選擇，要是讓感染面積擴大，

後果將很難收拾。」 

說完，他先行離開，留她獨自考慮。 

看著那份手術同意書，朱照曦眸裡氤氳著一層水光。一直以來就只有母親跟她相

依為命，此時此刻，她沒有可以商量的人，惶然的掩面啜泣。 

怎麼辦？她無法斷然簽下同意書，一旦切除小腿，就再也長不回來了。 

可是如果不切除，又會危及母親的生命，她該怎麼辦？ 

「照曦，你還是簽吧，醫生也說了，目前沒有其他的辦法，再拖下去你媽會有生



命危險。」方順良定過來輕輕拍了拍她的肩。 

抬頭望向送母親來醫院的鄰居阿姨，朱照曦一臉無助，「方阿姨，你也知道我媽

自尊心一向很強，她會受不了的。」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最多我們以後再好好的勸勸她，況且等傷口復元後，她還

可以裝義肢。」 

朱照曦垂眸瞪著手術同意書，半晌，提筆簽下名字。 

 

「叫朱小姐進來。」 

「董事長，朱小姐今天請假。」 

「怎麼又請假？」她已經連請三天的假了。 

「她說家裡有事，還要再請一個星期的假。」 

「一個星期？知道她為什麼要請這麼久的假嗎？」 

「不太清楚耶。」 

半個小時後，甘爾瑞從公文裡抬起頭，很自然的又伸手按了內線。 

「叫朱小姐到我辦公室來。」 

「呃，董事長，朱小姐她今天請假。」 

「……她到底還要再請多久？」話落，他立刻發現自己半個小時前便問過這句話

了。 

「可能還要再請一個星期。」 

「我知道了，叫柯秘書幫我煮一杯咖啡進來。」 

天哪，老董今天是得了失憶症嗎？話筒彼端的小姐翻翻白眼，「那個……報告董

事長，柯秘書她辭職了，新的秘書還沒有來。」 

甘爾瑞猛地想起柯秘書早在幾天前就離職的事，心煩氣躁的掛上話筒。 

秘書不幹了，他其實並不怎麼在乎，因為只要有朱照曦在，就會處理好一切，但

沒想到她竟會在這時候請假，而且一請便是這麼多天。 

他靠向椅背，心忖著，她還在為柯秘書的事生氣嗎，所以才故意連續請這麼多天

假？還是家裡真的發生了什麼事？ 

她請假的這幾天，他才霍然察覺到自己竟然這麼倚重她，平常很多重要的公事他

都很放心的交代給她，現在她不在公司，他就像少了條手臂，不管做什麼事都非

常不便。 

他困惑的回想，自己是從何時起如此信賴她？ 

打從朱照曦一進道陽建設開始，她的伶俐幹練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因此在她進入

企劃部不到兩個月，便把她調為他的特助。 

她的辦事效率和能力極強，令他感到很滿意，只是她直率的個性卻令他不太能適

應，直到半年後，他才漸漸習慣她那一被惹火就像頭噴火龍的火爆脾氣。 

說起來，她的喜怒很明顯，是個單純的人，她不太會去要什麼心機，想要求什麼，

通常都直截了當的說出口，也不會在背後道人是非、說人長短，有什麼話她一定

當面說清楚。 



她笑起來的時候，嘴角兩邊的酒窩可愛逗人，她生氣的時候，罵起人來氣勢十足，

膽子小一點的人可能會被她嚇到。 

當她疲倦的時候會不停的揉眼睛，在想事情的時候，會習慣用手指頭捲著那頭微

鬈的短髮…… 

甘爾瑞攏起眉峰，訝異她在他的記憶中，竟是如此的鮮明清晰。 

他搖搖頭。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她沒來上班讓他很不方便，他必須要催她盡

快來上班才行。 

他拿起話筒，撥打她的手機。 

她的手機處於關機狀態，他立刻按內線到人事部。 

「幫我查一下朱小姐家裡的電話。」 

得到電話號碼後，他猶豫了下，「我看還是你們打電話到她家裡去，問清楚她為

什麼要請這麼久的假，還有，叫她盡快來上班。」 

「是。」 

「……等等，嗯，我看還是我來打好了。」瞪著那組號碼半晌，甘爾瑞才撥了電

話，但電話響了很久都沒人接。 

他又再打到人事部去確認號碼是否有誤，經過確認，他按捺著性子再撥了第二

通、第三通、第四通…… 

最後他火大的摔上話筒。「朱照曦，你這是故意在給我拿喬嗎？手機關機，打電

話到家裡也不接……」 

「她在醫院，所以手機才會關機，家裡自然也沒人接電話。」一聲悠哉的嗓音傳

了進來。 

甘爾瑞瞟向走進辦公室的江逸平，詫問：「在醫院？她生病了嗎？」 

「不是，是她媽媽住院，她這幾天都在醫院照顧她母親。」 

「你怎麼知道？」甘爾瑞對於身為總經理的江逸平竟然知道這件事，自己卻不知

道，有些不是滋味。 

「噫，我沒跟你說過，我跟她是青梅竹馬嗎？」江逸平笑吟吟道，逕自在辦公桌

前的一張椅上落坐。 

「你們是青梅竹馬？」甘爾瑞驚訝的望住他。 

「嗯，照曦以前住在我家附近，上了高中才搬走，兩年多前，她進公司，我們又

再重逢。」 

「你們……在交往嗎？」 

「目前是沒有，不過以後會不會有進一步的交往就很說了。」 

聽他這麼說，甘爾瑞莫名的感到鬆了口氣。「我覺得她不適合你。」 

「我跟照曦滿聊得來的，如果我真的卯起來追求她，我們也不是不可能。」原本

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江逸平看到他們親愛的董事長眼裡竄過一絲火光。 

「你不是一向喜歡柔順的小綿羊？她生起氣來的時候像頭噴火龍，你受得了

嗎？」聽他照曦、照曦的叫得很熱絡，甘爾瑞覺得有絲不悅。 

「人的口味是會變的，偶爾換吃不一樣的菜也不錯。照曦的個性雖然比較直率，



但她也不是常常變成噴火龍，只要你不惹火她就沒事了。」江逸平一笑道：「何

況，整個公司裡，她最常噴火的對象似乎是董事長大人你。」 

他的意思是在暗指，朱照曦對他這個直屬上司最不爽嗎？ 

甘爾瑞隨即沉下臉，「她家沒有其他人可以照顧她母親了嗎？請這麼多天假，公

司的事要怎麼辦？」 

喔噢，老大好像有點不高興了，只是，是為了他的話，還是為了照曦？ 

老實說，爾瑞能包容照曦的脾氣這麼久，很出乎他的意料，原先估計他最多只能

忍她三個月，想不到照曦這一待就是兩年多，偶爾還會朝他噴噴火，結果非但沒

事，還不斷調薪。 

就他所知，照曦的工作能力是很強沒錯，但能一路加薪，這其中是不是有些不為

人知的……隱情？ 

江逸平慢條斯理的開口，「照曦是單親家庭，她媽媽只生了她這麼個女兒，你要

她找誰照顧母親？」 

「那她到底還要多久才會回來？」 

江逸平調侃的笑道：「怎麼，想念她了？」 

甘爾瑞斂眉低斥，「你在胡說什麼，她把工作丟下來這麼多天都沒處理，我只是

不希望因為她個人的因素耽誤到公事。」 

「秘書被你趕跑了，照曦又請假，你一定很不方便吧？真可憐，聽說連煮杯咖啡

都得自己親自動手。」江逸平一副同情的口吻，眸光裡卻充滿戲謔的神色。 

甘爾瑞不動聲色的問：「逸平，你說是董事長大還是總經理大？」 

「呃，當然是董事長大。」這是常識沒有人會不知道，不過他會突然這麼問，一

定不像表面上那麼簡單。 

果然，就見甘爾瑞揚起唇角說：「很好，那我決定借調你的秘書，直到朱照曦回

來上班為止。」 

「那怎麼可以？洪秘書不會願意的。」 

甘爾瑞橫去一記冷眸，沉下聲調，「我是董事長，要徵用哪個部門的人還需要對

方的同意嗎？」 

知道惹惱他了，江逸平扯起討好的笑臉，「能事先徵詢對方的意見，是一種尊重，

董事長一向很尊重公司的員工，我相信您一定不會不顧員工的意願。」 

甘爾瑞一笑的回道：「很抱歉，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尊重，我只知道我目前缺了個

秘書和一個特助，非常迫切的需要一個能幹的人來幫我處理事情。」 

「洪秘書是我的得力助手，沒有她我會非常不方便，不如你另外徵調別單位的人

過來支援，我可以提供幾個不錯的人選給你參考。」江逸平腦筋動得飛快，毫不

考慮的立刻出賣其他部門的同仁。 

甘爾瑞斜目瞬住他，「我嚴重懷疑你們是不是跟人事部勾結，不然為什麼替我找

來的秘書一個比一個還差，但你和那些經理的秘書卻一個比一個能幹？」 

江逸平的額頭冒出了幾條黑線，坦言道：「這根本是你自己的問題好不好？不要

那麼挑剔的話，就不會一天到晚在換秘書了，換到連人事部都在哀哀叫。」 



與甘爾瑞是高中同學又共事數年，他很瞭解甘爾瑞是個嚴以律己，也嚴以待人的

人，所有事情都要依照他規定的程序來進行，很多人都受不了他過於嚴苛的要求

而離開。 

修長的丹鳳眼淡淡掃向他，淡然的嗓音輕啟，「逸平，聽起來你對我個人的處事

方法似乎很有意見？」 

他扯唇一笑，語氣不怎麼真誠的答道：「不敢，你是董事長，沒人敢對你有意見。」 

橫他一眼，甘爾瑞問：「朱照曦她母親在哪家醫院？」 

「你要去探病？」江逸平有絲意外。 

「有時間的話也許會抽空過去看看。」再怎麼說，她也當了他兩年多的特助，似

乎該過去關心一下。 

江逸平玩味的打量他片刻，薄唇才輕啟，「她母親住在『世遠醫院』。」 

考慮半晌，甘爾瑞決定下午便去探病，但臨出發前，卻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被召

回了甘家大宅。 

 

「既然你們三個人暫時還不想結婚，我也不再催你們，要不要結婚都任由你們去

了，你們就算打算一輩子獨身不婚，我也沒有意見。」 

甘夫人這句話一出口，在場三人立刻敏銳的察覺事情絕對不像她嘴巴上說得那麼

簡單，好戲恐怕還在後頭。 

甘家老二甘爾謙率先出聲，「真的嗎？老媽你終於看開了呀，那真是太好了，對

了，媽，我還有事，先走了。」說畢，他起身，迅速往大門方向移動，準備閃人。 

「等一下，爾謙。」高雅美麗的貴婦人笑咪咪的叫住他。 

眼見只差兩步就能跨出門檻，他扼腕的回頭。「媽還有事？」 

「過來坐下，我們母子四人很久沒好好聊聊了。」 

聊？看老媽笑得一臉狡猞，就知道鐵定沒好事。甘爾謙不太情願的坐回去。 

「媽最近精神怎麼樣？晚上睡得還好嗎？」身為長子的甘爾瑞關心的問。 

既然要聊，當然得先問候一下老媽的近況了，雖然他們上個禮拜才見過面，而且

當時老媽還在這裡辦了場相親宴，想替他們三人找結婚的對象，可惜紅鸞星沒

動，就是沒看對眼的女人。 

然而事隔不過一個星期，老媽就說她改變心意，不催他們結婚了，也未免太不尋

常，任誰聽了都覺得其中必然另有內情。 

甘夫人雖已近六十，但嗓音仍甜柔動人。 

「我最近不太有食慾，晚上也睡不安穩，」她優雅的笑容忽然蒙上一層陰霾，鳳

目幽幽的睇向三個兒子，「其實，這次找你們回來，是有件事想跟你們商量。」 

見她語氣突然沉重起來，甘家么子甘爾旋啟口問：「媽有什麼事要跟我們商且

裡？」 

「阿月嫂，你來跟他們說吧。」甘夫人示意站在她身旁的中年婦人來說明。 

「是，夫人。」阿月嫂恭敬的答應，看著三人緩緩開口，「三位少爺，事情是這

樣子的，前幾天夫人跟何大師見了面……」 



「等一下，阿月嫂，這何大師是誰？」甘爾瑞打斷她問。 

她解釋，「他是命理界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師，給他算過命的人都說他准到不行，

就連國外都有不少阿兜仔慕名而來找他算命呢！而且，要給他算命還要先預約，

如果現在掛號的話，要排到明年年底才算得到呢。」 

甘爾謙詫問：「媽，你該不會去找他算命了吧？」 

甘夫人淺啜一口水果茶，搖首，「那倒是沒有，我是在一個餐宴上遇到他的，說

來還真巧，何大師居然是你們小阿姨高中時交的那個男朋友的大哥呢，就是基於

這層關係，他才破例指點我一件事。」 

「這位何大師指點了媽什麼事？」甘爾旋問。 

甘夫人看阿月嫂一眼，阿月嫂會意的接腔。 

「何大師從夫人的面相上，看出夫人兩年後將有一場災劫，除非能用喜事來沖

化，否則這個災劫可能會威脅到夫人的生命。但夫人知道三位少爺都還沒有結婚

的打算，因此不願為了這件事而勉強你們。」 

聽到這裡，甘家三兄弟便知事情必然另有下文，果不其然，就聽阿月嫂接著說：

「幸好何大師說所謂的喜事未必一定要結婚，家裡有新生兒誕生也算是喜事。」 

家有新生兒也算喜事？意思是……三兄弟互覷一眼，立刻明白老媽這次在打什麼

主意。 

甘夫人以慈愛的目光看著兒子們，「我知道你們三人一向都很孝順，一定不願意

我遇到什麼不好的事。」 

甘爾謙立刻接腔。「大哥是家裡的長子，這種事情大哥一定是義不容辭。」 

甘爾旋隨即笑吟吟附和。「沒錯，而且大哥對媽又最孝順了，足以當選現代新二

十四孝的楷模，看媽想要幾個孫子儘管跟大哥說，他一定會生給你。」 

甘爾瑞橫了兩個居心叵測的弟弟一眼。這兩個小子竟聯手想推他人火坑，哼哼。 

「別這麼說，論起孝心你們也不亞於我。而且，說起來很慚愧，我到現在都還沒

有交往的對象，不過我知道爾謙目前有正在交往的女人，若要生小孩的話，對爾

謙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奸詐的老哥，竟然把事情推到他頭上來了！甘爾謙沒好氣的瞪他一眼，斜目瞬向

另一個甘家子孫。 

「我是有交往的女人沒錯，不過她根本就不想生孩子，避孕措施做得滴水不漏，

我倒是聽說爾旋最近跟一個女人出雙入對，十分親密，說不定很快就會有好消息

傳出。」 

好傢伙，竟敢出賣他。「二哥，你誤會了，我跟那女人的關係不是你想的那樣。

她是個殺手，來暗殺我失敗被擒，我仁慈的放了她一馬，她被我的誠意感動，所

以自願當我的貼身保鑣。」 

聞言，甘夫人驚訝的出聲，「爾旋，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殺手跑去暗殺你

呢？你得罪了什麼人？」 

甘爾瑞、甘爾謙也吃驚的望向小弟。 

甘爾旋聳聳肩，搖頭說：「我也不知道對方是誰，我一向廣結善緣，不記得自己



有得罪過人，這件事我會仔細調查，媽不用擔心。」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爾瑞、爾謙，你們也幫著爾旋調查一下，看是誰竟然買通

殺手想殺他。」甘夫人叮囑。 

「是。」兩人應道。 

甘夫人欣慰的望著三人，「既然你們三個兄弟都這麼有心，幸好還有兩年的時間，

媽就等著抱你們三個人生的孫子了。」她吟吟笑道，接著說：「不過我知道孩子

也不是說生就能生的。」 

「沒錯。」甘爾謙附和。老媽總算還有點理智。 

「就是呀。」甘爾旋也接腔。奇怪，為什麼他覺得老媽的眼神好像在算計什麼。 

甘爾瑞只是頷首未語，他直覺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 

「媽也不是不明理的人，一定非要你們給媽生個孫子不可。」甘夫人笑得一臉慈

祥，「昨天你們老爸跟我商量，說你們年紀也都不小了，這兩年要開始訓練你們

接掌公司的核心事業部門，不能再放任你們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見三個寶貝兒子臉色微變，她溫和的眸光裡透著一絲詭笑。 

「媽瞭解你們目前都對進總公司沒有興趣，所以便跟他商量，你們老爸考慮了下

就說，若是你們有了小孩的話，那這件事就暫緩，如果兩年內還沒有小孩，就必

須進入公司總管理處工作。」 

六道目光齊望向美麗端莊的甘夫人，這下，三人總算完全了悟母親大人的陰謀，

呃，陽謀了。 

換言之，也就是如果他們三人沒有在兩年內找人生下小孩的話，就必須進入總管

理處，不能再像現在這樣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了。 

甘爾謙不滿的出聲。「媽，這是條件交換嗎？用小孩交換我們的自由？」 

「當然不是。你們三個人都是媽的心頭肉，媽怎麼會要你們用這種事來交換自

由。爾瑞，爾謙，你們該不會也是這樣想的吧？」 

兩人沉默著沒有答腔。 

甘夫人瞼上透著一抹傷心，「原來你們竟把媽看成這樣的人，真令我難過。罷了，

既然這樣，管他兩年後會遇上什麼災劫，我一點也不怕死，只擔心我死後，你們

老爸一個人難耐孤單寂寞，娶了個年紀比你們還小的女人回來做繼母，讓你們吃

虧受委屈。」 

「媽，爸不會這樣做的。」甘爾瑞安撫的說：「爸他有多愛你，你比誰都清楚，

除了你，他的眼裡根本看不到其他的女人。」說起來，他父親甘道雄，根本是個

唯妻命是從的男人，只要是母親的話，父親沒有不答應的。 

甘爾旋接著說：「就是呀，誰都知道爸一向愛妻如命，媽說往東，爸絕不會違背

媽的意思往西。」 

「媽，你別迷信那些算命的，他們根本就是隨便亂說。」什麼何大師？這些術士

的話能信嗎？ 

「媽不是迷信，那位何大師說的話真的很準。」看看三個兒子，她喟歎一聲，「既

然你們不信的話，媽也不勉強你們，只是你們父親這次是真的鐵了心，要你們回



總公司去，你們自己看著辦吧。」說畢，甘夫人起身，「我累了，先回房去休息。」 

阿月嫂連忙跟隨其後，叨念著。「何大師算命真的很準，少爺們不信這可怎麼辦？」 

「阿月，你不用擔心，我活到這把年紀，對生死的事早就看開了，為了要消災強

逼著他們去生孩子，我也不願意。算了，隨他們吧！如果他們真有這個孝心，自

然會去做。」 

聽著母親不大不小的音量往二樓走去，三人面面相覷。 

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沒有遵從老媽的意思去做的話，就是不孝嘍？再者，這段時

期萬一真的給他發生什麼事，他們頭上馬上就會罩上一頂不孝的大帽子…… 

老爸絕不會饒了他們！ 

「我記得媽曾經說過，人的未來是由自己創造的，她怎麼會忽然聽信起算命師的

話了？」甘爾旋沉吟的說。 

「搞不好根本就沒有這位何大師。」甘爾謙猜測。他從一開始就很懷疑這個人是

老媽虛構出來的。 

甘爾瑞揚眉，詢問兩個弟弟，「你們打算怎麼做？」 

「再看看吧。」甘爾旋起身。生小孩還不容易，但除非找到他覺得合適的女人，

他是不會隨便播種的。 

「媽擺明了在陰我們，我不會妥協的。」甘爾謙哼道。 

目送兩位弟弟走出門外，甘爾瑞眸光瞟向二樓。他不得不說，老媽這招，真是夠

絕的了，連他都有些為難。 

如果不生，先別提會被扣上個不孝的罪名，兩年後還會被老爸逮進總公司做牛做

馬。他對目前的生活感到很滿意，一點都不想踏進總管理處。 

斟酌半晌，似乎只能依照老媽的意思去做了，可要生的話，要找誰替他生小孩？ 

另一邊—— 

二樓書房，甘夫人剛剛上網，啟動MSN。 

這裡是吸血鬼伯爵，呼叫大雄、靜香、胖虎。 

大雄：在。 

靜香：在。 

胖虎：在。 

吸血鬼伯爵：「M計劃」正式展開，各小隊進入戰鬥位置。 

大雄：遵命。 

靜香：遵命。 

胖虎：遵命。 

吸血鬼伯爵：請各小隊務必達成你們的使命，不要讓我失望。 

大雄：大雄隊一定誓死達成吸血鬼伯爵賦予的重任。 

靜香：靜香隊一定拚死完成吸血鬼伯爵交代的任務。 

胖虎：胖虎隊一定鞠躬盡瘁達成吸血鬼伯爵交託的事情。 

吸血鬼伯爵：很好，那你們出發吧。 

 


